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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批评史》 《宋诗话考》 《照隅室杂著》

郭绍虞：披沙拣金，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奠基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特约刊登

■本报记者 李纯一

郭绍虞 （1893—1984）， 原名希汾， 字绍虞， 江苏苏州人。 早年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

1921 年参与发起成立 “文学研究会”。 先后在福建协和大学、 燕京大学、 大夏大学、

同济大学等校任教， 解放后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文学研究室主任、 图书

馆馆长等。 主要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 中国文学批评史、 语言学、 书法理论等方面的

研究。 著有 《中国文学批评史》 《沧浪诗话校释》 《宋诗话考》 《汉语语法修辞新探》

等二十余部作品， 主编 《中国历代文论选》 《清诗话续编》 等， 为建立有体系的中国

文学批评史作出杰出贡献。

【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

◆郭绍虞回忆 “文学研究会” 的成立， 说郑振铎 “是我们一

班年轻小伙子中最有生气最有魄力的人”。 一到晚上， 郑振

铎就来找他聊天： “一谈就扯得很远， 言必称希腊的时候比

较多， 言必称三代的毛病， 在当时似乎要犯得少一些 （后来

则有时不免就要谈到古典文学了）。 有时又拉得太近， 尤其

在一俯一仰， 月光如水， 人影在地， 当前景色成为谈话资料

的时候， 有时恬适， 有时感慨， 甚至有时也吐些狂言……”

◆出身 “寒儒” 家庭的郭绍虞没有接受 “科班训练” 的

幸运， 但他刻苦自学， 终于有所成就。 1980 年， 郭绍虞

撰文 《我怎样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 》 告诉青年朋友 ：

“我记忆力不强， 悟性又不高， 所以成就很小。 差幸我没

有惰性， 依靠笔记或纸片， 用极笨拙的办法来弥补这方

面的缺陷。 又因生性木讷， 不长交际， 于是尽量减少社

交活动的时间……即所谓 ‘将勤补拙’。”

【自学成才的一级教授】

◆唐弢用郭绍虞提倡的 “狂狷人生” 作为纪念文章的标

题， 他看到介而有守的 “狷性” 是郭绍虞以及许多中国

知识分子的精神底色： “从狷性， 从有所不为出发， 不

断进取， 不断有选择、 有辨别地吸收狂性， 在现实主义

的基础上带一点浪漫气氛，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革命

的可贵的性格， 在这点上， 绍虞先生有许多值得我们纪

念的地方， 我因此作 《狂狷人生》。”

【推崇狂狷，同时认为狷比狂更重要】

【学
术
档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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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绍虞先生

身处新文化运动的

潮流中 ， 学术上深

受本时期中外文化

交涉的影响 。 他不

惟国学功底扎实 ，

亦敏于吸纳外来思

潮 ， 治学力求会通

文学与语言文字作

一体化的考察 ， 善

于将不同门类的知

识镕入一炉精心锤

炼。” 复旦大学中文

系教授陈允吉仿效

杜甫 《八哀 》 作诗

传追怀中文系故老，

写到郭绍虞先生时，

有一句 “博通疏堰

塞， 鳞萃汇炉锤”。

人们印象中温和乐善、 慢条斯理、

浓浓苏州腔的老先生郭绍虞， 年轻时
是一个标准的五四青年———写新诗 ，

研究民歌谚语， 宣扬社会主义。 他解
放后任职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有 “斗士”

的传统。 与一般文学系多名士不同，

复旦中文的老师多关心社会现实， 与
时代脉搏保持互动。 而最早明言 “斗
士” 一词的， 正是郭绍虞。

抗战初北平沦陷， 站在燕京大学
课堂上， 郭绍虞讲到 《黍离》 诗时，

泪随声下。 之后， 拒不附逆的他离开
北平回到南方。 他反对 “伪”、 反对
“滑”， 分析汉奸的思想性情， 批判部
分文人 “乡愿” 的特质。 他特别喜欢
引用 “狂者进取， 狷者有所不为”， 并
将 “狷性” 写进对朱自清的悼念文章：

各人性分所限， 未可一致， 只须淡

泊而不躁进， 有正义感而不抹煞良心，

自然不会帮凶； 处事认真， 生活严肃，

自然也不会帮闲。 不帮凶， 不帮闲， 虽

不曾做到十足的积极的斗士， 至少也可

以说是不会与斗士背道而驰的。

“狂性” 的闻一多先生更英锐、

激烈， 是斗士， 而 “狷性” 的朱先生
则沉潜、 雍容， 是 “不必定以斗士姿
态出现而仍不失为斗士的人”。

1985 年 ， 作家 、 文学理论家唐
弢撰文纪念郭绍虞， 题目正是 “狂狷
人生”。

“这好像是个幸
运， 但是不然”

1893年， 郭绍虞出生于苏州吴县
一户清寒的读书人家， 因家境窘困，

念到中学二年级便辍了学， 之后辗转
苏州 、 无锡 、 上海等地小学任教 。

1914年， 他来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下属
的尚公小学。 商务印书馆专事古籍善
本收藏的涵芬楼， 让戮力自学的郭绍
虞大大受益。 期间， 他还结识了 1916

年进入商务编译所的沈雁冰。

在受聘于进步书局 （亦称文明书
局 ） 后 ， 郭绍虞编撰注释了多部著
作， 包括 《清诗评注读本》 《战国策
详注》 等。 他亦在体校兼课， 为准备
讲义 ， 编成我国第一部 《中国体育
史》， 童年时代的好友叶圣陶为之作
序，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后收入 “万
有文库”。

此时， 新文化运动正如火如荼地
展开。 顾颉刚在北大新潮社， 邀请为
《新潮》 写稿的同乡叶圣陶和郭绍虞入
社。 郭绍虞与顾颉刚就此相识。 1919

年秋， 他应顾颉刚推荐为北京 《晨报
副刊》 每日供稿， 于是来到北京 “勤
工俭学” ———在北大旁听， 同时做一
些翻译、 写作的工作， 他说这样， 方
才受到了一些大学教育。

郭绍虞对蔡元培提倡的美育产生
兴趣 ， 1920 年为 《晨报副刊 》 连作
98 篇 “艺术谈”， 并先后发表 《马克
思年表》 《记录杜威演讲稿》 等作品。

他赞赏苏俄社会主义， 认同社会改造
不仅在物质， 更在精神， 需从文艺改
造起来 ， 撰有 《社会改造家列传 》

《从艺术上企图社会的改造》 《俄国美
论与其文艺》 等文， 译述日本高山林
次郎的 《近世美学》。 后来 ， 他曾对
学生兼助手的蒋凡提起， 当时自己是
初生牛犊不怕虎， 英文、 德文、 日文
都敢翻译———只有五四青年才敢这
么做。

于此期间， 郭绍虞结识了在北京
铁路管理学校读书的郑振铎。 郑振铎
经常来沙滩春台公寓看望他， 两人都
不喜欢在斗室中闷坐， 于是常常徘徊
月下， 边走边谈。 由于郑振铎的介绍，

郭绍虞与瞿秋白、 耿济之、 许地山等
人相识。 1920 年 10 月， 瞿秋白作为
《晨报》 驻莫斯科记者离京赴苏， 郭绍
虞赋 《流星》 一诗赠别：

你们冲开这云气的沉郁， /和别的

星儿们/起新样的化合。

为和上海方面取得联系， 郭绍虞又介
绍叶圣陶 、 沈雁冰与郑振铎通信 。

1921年元旦， 他们共同发起成立了中
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文学社
团———“文学研究会”。 2 月， 郭绍虞
南下任济南第一师范教员。 同年结婚，

郑振铎为伴郎。

这年秋天， 福建协和大学想要创
办中文系， 胡适、 顾颉刚都保荐郭绍
虞去。 对方为郑重计， 特地到济南来
见， 看到他的 《战国策详注》 《中国
体育史》 二书后， 定下心来。 由此，

郭绍虞开始了他的大学执教生涯。 对

这一经历， 他总结说： “我在大学教
书， 还不到 28 岁， 而且一直当教授。

这好像是个幸运， 但是不然。” “自学
严格才能抓得住机会， 由机会所以更
推动自学， 加速进度。” 之后， 他倍加
努力， 集中精力研究讲授中国古代文
学、 文字学和语言学。

用科学方法把旧
学讲得系统化

北伐军攻克武昌后， 沈雁冰在汉
口任 《民国日报》 主编。 1927 年， 他
已转用 “茅盾” 一名。 缘于茅盾的推
荐， 当年 2 月， 郭绍虞离开河南中州
大学， 抵达武昌第四中山大学任教。 8

月起， 应冯友兰之邀赴燕京大学任教。

他在燕大长达十四年， 开设批评史课
程， 由此开始致力于 《中国文学批评
史》 的研究写作。 至 1934 年上册问
世， 1947年下册出齐， 前后历时二十
余年。 他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儿
子郭泽弘说， 期间父亲曾经痴迷象棋，

连烧掉几副才完成此书。

“在旧时代， 诗文评论常被人们
视为谈艺小道， 地位不高； 在目录学
领域， 诗文评被置于集部之末， 没有
人对古代文学批评进行系统的历史的
论述。” 王运熙在为郭绍虞 《中国文学
批评史》 1998年重印版所撰序言里这
样写道。 国内学者有关中国文学批评
史学科的第一部著作是 1927 年陈中
凡先生的同题著作， 这也是五四以后
受西潮新潮影响， 文学批评地位提升
的结果。 不过这部著作内容简单， 材
料也属常见的诗文评提要、 史书文苑
传。 郭绍虞则在陈中凡 《中国文学批
评史》 的启发下， 另辟天地。 涵芬楼
此时再次护航。 郭绍虞早前买到过一
部 《涵芬楼古今文钞》， 曾辑出里面的
论文之语， 再读编者吴曾祺所著 《涵
芬楼文谈》， 更觉批评史领域大有可
为。 他尤重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 在
燕京大学图书馆、 书肆、 友人等处多
方搜求， 广征中国古代各种诗话、 词
话、 乐论、 论诗诗等等， 认真检阅每
一个批评家的全部著作， 搜找出有关
篇章 。 朱自清先生 1934 年评价说 ：

“第一个人大规模搜集材料来写中国文
学批评史的， 得推郭绍虞先生。 ……

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披沙拣金……他
的书虽不是同类中的第一部， 可还得
算是开创之作； 因为他的材料与方法
都是自己的。” 这部书后来也被公推为
“最有系统、 最深入的一部”， 是中国
文学批评史学科 “最重要的奠基石”。

郭绍虞谦称自己只是跟随者， 而
且是因为对编著中国文学史的宏愿
“知难而退”， 才 “各照隅隙， 鲜观衢

路” （《文心雕龙·序志篇》） 地进入中
国文学批评史这一较小也未及照亮的
园地。 他希望， 能 “从文学批评史以
印证文学史， 以解决文学史上的许多
问题” “在这些材料中间， 使人窥出
一些文学的流变”。 这一注重文学批
评， 同时不全然因为替新文学理论开
道而抛弃中国古代文论的态度， 可以
追溯到他 20 岁刚来上海时。 郭绍虞
说， 那时， 他幸运地在旧书铺里买到
几乎全部的 《国粹学报》， 读到刘师培
如何论文， 王国维如何论词， 引起他
对古典文学的兴趣———用科学方法把
旧学讲得系统化； 同时， 他亦受到胡
适的影响， 认同胡适“研究问题， 输入
学理， 整理国故， 再造文明” 的主张。

这一对待学问的态度， 贯穿他终身。

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园地所
做的系统性工作， 以宋诗话的整理和
研究最具代表性。 针对明人视 “诗话
兴而诗亡” 导致宋诗话多有散失或不
确的情况， 他着手搜辑与清理： 考辨
诗话作者及生平， 严勘诗话文字异同，

辨析著录情况与版本源流， 并对诗话
内容及影响加以评述 。 他先后完成
《宋诗话辑佚》 （1937 年哈佛燕京学

社印行， 70年代末补充修订后中华书

局重版）， 以及 《沧浪诗话校释》 《诗
品集解》 《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 等
多部专书研究 ， 著成 《宋诗话考 》

（中华书局 1979年出版）。 其中 《宋诗
话辑佚》 成为此后唐宋诗歌与诗学研
究者案头必备的文献。 在批评史研究
的同时， 郭绍虞还兼治语法修辞， 可
谓 “照隅” 与 “通识” 兼备， 两相促
进。 就语法修辞这一隅， 他说 “清儒
之治古书， 与诗人文人之论诗例文例，

均可视为奠定语法修辞之基”， 由此
“法从例出”， 并且：

语法、 修辞、 词汇三者相结合， 而

汉语之特征显。 汉语之特征显， 然后吸

收外人之学， 取其分类之长而活用之，

则洋为中用， 而不为西语陈规所束缚，

同时复使昔人《古书疑义举例》、 《经传

释词》 以及 《文则》 一类之书成为科学

化、 通俗化， 则古为今用， 亦不致抱残

而守阙， 斯则最根本、 最基础之步骤。

三十年代起， 郭绍虞开始研究古
代文学的语言问题， 背景正是新诗句
法越来越欧化， 遭人诟病， 他希望能
从旧文学里为白话文学找到药方———

他也是一个写新诗的诗人呐！ 在 《中
国语词之弹性作用》 和 《中国语词的
声音美》 等文章中， 他指出中国旧文
学富含语词升缩、 分合、 变化、 颠倒
等修辞技巧， 而新文学作家如能学习
文言文的这一长处， 便能让白话文作
品更富音乐性， 声情并美。 他从语言
形式出发， 认为自由化、 散文化和语
体化是中国文学的演进趋势， 由此试
图建立新旧文学之间的传续关系， 解
决文白之争， 调和而务实。

“吾行吾素耳 ，

谈不到高调低调”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燕京大
学也被日军所占领。 日伪曾将郭绍虞
关押两日， 强迫他到伪北大任教， 而
为他坚拒。 同人中有改至伪北大任课
者， 讥他不去是 “唱高调”， 郭绍虞于
是撰 《高调歌》 一首以作回应：

不愿出山也好， 便甘下海也好。

吾行吾素耳， 汝安则为之， 谈不到高调

低调！

各见平生怀抱， 各显本来面貌！

“纡辔诚可学， 违己讵非迷”， 原不关高

调低调！

此后， 郭绍虞一度在私立中国大
学任教。 1943年， 他匆促南下， 将家
人安置在苏州， 许多衣服用具都弃之
不顾， 但对自己搜藏得到的清人诗话
资料 ， 却不忍割舍 。 单身一人来到
“孤岛” 上海后， 他为叶圣陶的开明书
店编书编杂志， 同时在大夏大学等校
兼课。 曾在大夏念书的儿童文学作家、

翻译家任溶溶回忆， 郭绍虞这时候一
个人住在开明书店编辑部三楼， 睡在
一张帆布行军床上。

抗战胜利后， 他愤怒于蝇营狗苟、

无奇不有的社会现实， 接连发表 《民
主与狂狷精神》 《论狂狷人生》 《论
勇与狂狷》 等文， 号召知识分子不要
“中行”， 而要 “狂狷”， 主张特立独
行、 不说谎话， 以肃清汉奸心理：

乡愿之病在于伪， 国愿之病在于

滑。 ……呼之为牛可以应之为牛， 呼之

为马可以应之为马……道家所谓 “自

然”， 佛家所谓 “随缘”， 都给他们应用

到恰好处。 ……所以自己没有立场， 也

就变作没有骨气； 所以平时无所谓操

守， 遇变时就无所谓气节。

1946年， 同济大学创立文学院中

国文学系， 郭绍虞任教授兼系主任，

同时在多校兼职。 他加入了上海大学
教授联谊会， 即 “大教联”， 积极投身
民主运动。 1950年， 同济文法学院并
入复旦大学， 郭绍虞出任复旦大学中
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后来还兼任图书
馆馆长、 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 中国
语言文学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 在复
旦大学度过了后半生的 34年。

出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以后，

郭绍虞锐意改革。 据唐弢回忆， 他约
请了不少当时在上海的文学家去讲课，

其中有冯雪峰、 胡风、 李健吾、 王元
化等等。 郭绍虞 1956 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 入党不久， 便将他早年用教书
薪酬在苏州建的 99间房屋全部捐献给
国家。 在学术研究上， 一直立志用科
学方法重述旧学的郭绍虞， 也努力根
据新的理论来修改 《中国文学批评
史》。 最早， 他是站在 “纯文学观” 的
立场来看古代文学批评的， 依据文学
观念的演变将中国文学批评史分为三
个时期： 演进期、 复古期、 完成期。

1934年， 《中国文学批评史》 上册完
成时， 郭绍虞向胡适求序， 胡适虽不
满意于这三个分期的命名， 并提出若
干可议之处， 但还是写道： “读者的
见解也许不一定和郭君完全一致， 但
无论何人都不能不宝贵这一巨册的文
学批评史料……他确能抓住几个大潮
流的意义……使人格外明了文学变迁
的理论的背景。” 序言写成后未用， 郭
绍虞将序末二段收入自序。 书出版后，

钱锺书在 《大公报·文艺副刊》 上作
《论复古》 一文提出质疑， 认为文学领
域不存在古今、 新旧的冲突， 后来者
未必比先起者内容结构更高明、 价值
更好或引起更大美感， 历史进化论并
不适用于文学； 且所谓进化必然包含
目标， 然而历史演变无穷尽， 这一时
的顺流逆流将来可能会翻转。 郭绍虞
再作 《谈复古》 一文辩驳， 他说自己
绝不是 “为学时髦而敌视复古”， 且已
在书序中说明： “曰复古， 曰完成，

都是不甚恰当的名词， 亦强为之名而
已。 ……复古的结果， 正可以创造一
种新文学。” 对此 ， 20 世纪过去后 ，

叶辉、 周兴陆在 《复旦中国文学批评
史研究》 一书中评述说： “在今天看
来， 用演进/复古、 文/质、 形式/内容
的对立与转化来概括原本丰富复杂的
古代文学批评史， 不免失之偏颇、 机
械， 但这种 ‘二元对立’ 恰恰是 20世
纪前期大部分时间里人文学者的最基
本的思维模式。 这种思维模式是与革
旧布新的时代大势相一致的， 也体现
出人文学者从旧的文化遗产中寻求新
动向、 新萌芽的努力。”

五十年代， 郭绍虞为方便初学者
删改出一卷本的 《中国文学批评史》，

后来亦曾尝试用 “现实主义与反现实
主义斗争” 的理论、 “儒法斗争” 的
理论来作改写。 改得很吃力， 自己也
不满意， 但他并非违心努力， 而是真
诚地相信： “我们研究中国文学批评
史， 不是为研究而研究， 而应该是有
利于推动社会主义新文艺的发展。” 这
与早年发起文学研究会， 提倡 “为人
生而艺术” 一贯。 六十年代初向郭绍
虞请教问学的王元化， 后来记下：

在粉碎 “四人帮” 后， 那时的气氛

完全不同了。 他略带微笑地向我说， 他

曾经也想用儒法斗争的观点去修改 《中

国文学批评史》， 可是还没有来得及，

“文革” 结束了。 这种毫无掩饰的坦诚，

再一次使我惊讶。 绍虞先生虽教书多

年， 但他不是口才辩给的人。 他不大会

说话， 因而就需要从他那近于木讷的谈

吐中去发掘寄托遥深的寓意。 绍虞先生

真诚地相信应改造自己跟上时代的步

伐， 像许多老一代知识分子一样。

1961年起， 郭绍虞与罗根泽共同

主编 “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
辑”， 还与钱仲联等同行专家一起编
《中国历代文论选》。 唐弢说起这一年
大家的填词唱和里， 郭绍虞写 “犹有
壮志雄心， 争鸣其放， 待创新文物。

人在东风忘是老， 管他白丝青发。 红
欲加鞭， 专图破的， 试作高峰越……”

是 “一个老学者专心致志地要求进步
的胸怀”， 他 “狂狷人生的天平砝码”

有变动了， 浪漫的气氛益发强烈； 但
郭绍虞身上仍有狷性， 所以旁人不必
为他修改旧著而感到难过， 因为 “这
种狷性必将引导他走上科学道路”。 进
入耄耋之年后， 郭绍虞仍然紧跟时代
的跃动， 提出要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
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用学术来
参与新思想、 新文化的建设。

“烈士暮年 ，

壮心未已”

在复旦中文系学习、 任教的吴中
杰曾在 《海上学人》 里记说， 当时同
学们调皮， 爱学郭老在迎新会上的一
句话： “我们今天欢迎新伙伴， 我们
大家一起来伙伴。” 语言学大专家竟不
太会说话， 但无碍大家亲切地爱戴他。

郭绍虞和夫人张方行都宅心仁厚， 平
素温暖真诚待人， 危难时更不吝相助，

屡屡帮助同仁、 学生摆脱困境， 受恩
者众多， 无不深深感动。

王元化说 “绍虞先生似乎最怕过
直过露。 他谈任何问题， 总是联系到
各个方面， 以防片面化和简单化， 因
此和那种 （明白易晓、 使人一览便知
的） 文风恰恰是背道而驰的。” 他是
“曲折细腻” “蕴藉较深” 的， 同时颇
为顶真。 “文革” 期间， 他曾对 “反
动学术权威” 一词提出不同意见。 他
说没有人会自称为权威———他从未以
“上庠师宿” 自居， 且这到底是 “反动
的学术权威”， 还是 “反动学术的权威”

呢？ 总之两者都说不通， 不能承认。

郭绍虞晚年仍然笔耕不辍。 据蒋
凡回忆， 郭老每天很早起来， 梳洗后
即进书房工作； 不太娱乐， 只是偶尔
听听苏州人爱听的评弹。 夫人烧得一
手好菜， 且对郭老体贴入微， 让他能
一心读圣贤书。 书法或许是郭绍虞的
娱乐。 他的字苍劲又迥秀， 早年就享
有书名 。 1933 年鲁迅与郑振铎合编
《北平笺谱》， 即是请沈尹默题写书名，

郭绍虞手书郑振铎的序文。 解放后，

他历任上海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和名誉
主席。 学生楼鉴明回忆， 郭老上了年
纪以后手抖， 就在天花板上穿一根绳
子垂下来， 将右手套在系于其上的塑
料圈里， 止住手颤， 坚持作书。

1982 年 ， 在郭绍虞九十寿辰当
日， 上海市文联、 作协分会和复旦大
学举行祝贺郭老执教著述 70周年的茶
会。 150 多人欢聚一堂， 郭绍虞在答
词中说： “烈士暮年， 壮心未已， 我
虽然不是千里马， 可只要我还能工作，

就要与大家一起携手并进， 共创四化
大业。” 欢度生日后， 他开始埋首校订
毕生心血的结晶 《郭绍虞文集》。 文集
不包括专著， 而是汇集他自 1913 年
起发表的文章， 分为 《照隅室文学论
集》 《照隅室语言文学论集》 《照隅
室杂著》 三种。 这位用与名字谐音的
“照隅” 作斋名的学者， 说自己 “愿意
详细地照隅隙 ， 而不能粗鲁地观衢
路。” 还说， “我一生在教育界的时间
为多， 生活单调， 思想平凡。”

1984 年 6 月 22 日 ， 著作等身 、

桃李满门的郭绍虞以 91 岁高龄去世。

按照生前愿望， 他的遗体捐献老年医
学研究。


